
2│焦點展覽 SPOTLIGHT│3

晃盪於失重圖像之間：
劉時棟的「圖像漂旅」
文│王聖閎　圖│中央大學藝術中心

劉時棟近年持續著將拼貼概念與民俗剪紙技藝加以結合的創

作主軸，透過視覺上的解離、並置、融混等手法，創生出符號

關係曖昧且意涵交織的繪畫性空間。這些重新被剪裁為花鳥魚

獸形象的圖像素材，來自劉時棟平日對雜誌、文宣廣告等印刷

品有意識的蒐集成果。在此，紙本圖像成為一種自原先脈絡剝

離的拾得物（found object），而藝術家則成為不折不扣的圖

像拾荒者。勞動／勞作的概念在其創作中格外重要，正是這點

讓劉時棟的作品不同於尋常的影像拼接而保有殷切樸實的手工

性，進而產生出一種細緻的感性溫度。

仔細觀察這些紙本圖像彼此之間的連結關係，便能明白如此

的創作是以極為單純的操作方式，重新回到一種令人專心致志

的純視覺性畫面營造：劉時棟的圖像剪貼往往沒有任何預設草

稿。在反覆翻閱書籍或雜誌時，任由腦海中的圖像靈感主導，

隨手將有所感的部分裁剪下來。有時先是拼出一個大致結構，

再仔細修整細部，抑或先放上許多零散小圖，最終再逐步清理

出整體構想；藝術家一方面保有即興發展的特質，讓圖像的抉

擇滲透、游離在有意和無意之間，但另一方面，卻又以極為專

業的視覺造型訓練，收拾這些剪紙碎片所構成的整體關係。簡

言之，上述這樣的製作過程，是再淺明不過、任何孩童都能上

手的創作方式。但也正因如此，重點比較不是這些被藝術家重

新脈絡化的當代影像，究竟產生出何等曖昧、多重而岐義的符

號意涵？抑或，這些看似紛雜滿溢的符號表象是否體現了當代

影像社會某種潛在的資訊焦慮？而是一種不斷回歸媒材基底之

關注的美感經驗，以及在如此製作模式背後所透露的「身體－

作品」之連結關係。

誠然，許多對於劉時棟現階段創作主軸的評述皆會指出，其

圖像拼接遊戲中所隱含的機遇性與不確定性，讓這些重新剪裁

的當代影像碎片激撞出各種如剝離、吸收、吞噬、對照、聚合

等相互關係，宛如自成世界的微觀生態一般；是以，這些反覆

堆疊的影像碎片總是能被不斷解構後再重構，無止盡地生長蔓

延，畫面沒有所謂的最終完整狀態。讓觀者的視線在紙本圖像

所構成的「外輪廓」與「內影像」之間來回穿梭，並得到一種

觀看上的豐富趣味性，這確實是劉時棟作品的主要特質。然

而，僅僅指出上述特質卻無法清楚說明，此種創作意圖與實踐

方式與一般數位技術便可達到的影像再製模式有何不同？

繪畫性與身體性

對於兩者之間的差異，藝術家近期在訪談中曾經提到：「我

在創作上很著重手工繪畫的部分，以此處理作品裡的一些變

化，但這部分就必須依靠專業背景才能看得出來。又例如每個

印刷品也會有各自不同的觸感、甚至是溫度等，也不是多數觀

眾能體察出來的。一個藍色，對有本事或受過專業訓練的人，

並不只是單一的顏色，可能還會知道這種藍色是工業印刷才能

產生的。」（註1）進一步地說，若能靠近並仔細端詳劉時棟

的作品，觀者會發現不同的紙質、磅數、色料以及印刷技術，

讓這些影像碎片在色彩、厚薄、質感等方面都產生出微妙的差

異。再加上藝術家有意識地以顏料基底收拾畫面的空間與層次

（有時卻又不讓顏料完全遮蓋底下的剪貼紙張），其美感經驗

自然不是均質化的數位影像所能呈現的。換言之，儘管這種圖

像拼接遊戲背後的基本操作邏輯，同樣建立在類似「圖層」

（layer）的簡單概念上，但手工製作的方式卻讓影像碎片彼此

之間的連結，依然維持在一種「物件與物件」的關係，而非單

純視覺符號層面的脈絡交織。也因此，縱然符號上的指涉、跨

越及穿透在劉時棟的作品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但反覆剪黏、

塗抹的手工操作，總是將觀者與他自己拉回到繪畫性基底的細

緻層次，進而遁入一種僅僅著迷於造型、空間、層次、結構等

純粹形式要素的靜觀（contemplation）之中。

另一方面，宛如遊戲一般的製作模式也隱約透露了藝術家身

體與其作品之間的關係。劉時棟曾說：「我認為透過遊戲的方

式創作是不錯的方式，因為人在比較輕鬆的狀態下，才能夠發

揮潛能，表現自己真實的部分。除非作品需要透過很嚴謹的計

算或比較運用理性，那就不需透過遊戲，而是另外的創作方式

了。對我而言，身體跟作品貼近的部分，像是手，其實是愈放

鬆愈好。」（註2）換言之，無論紙本圖像之間的秩序結構，

要求的是長時間心無旁騖且極具耐性的工整製作，抑或快速、

即興而隨興的恣意排列，圖像的堆疊、聚散、錯落，以及在此

操作執行背後所透露的手感溫度，其實也能讓人閱讀出藝術家

意識或凝聚或放鬆，身體或協調或緊繃的呼吸節奏。進而，這

些繁複的畫面空間也就如實謄寫了藝術家反覆剪裁、黏貼的勞

動行跡；作品本身即是一種非常身體性的銘刻與轉印。由此觀

之，表面上劉時棟的「圖像漂旅」呈現的是一種極為喧鬧的影

像世界，讓各種圖像盡情「和聲」，抑或各自表述其唐突意

象。然而從勞動施作的角度而言，創作意識時而顯明時而隱遁

的特質，卻讓原本靜默的身體聲響變得隱約可辨。

晃蕩與游牧的身影

1990年代的劉時棟可說是在各種藝術實驗形式中流浪的創作

者。例如與姚瑞中、賴九岑在台北縣三芝鄉廢棄紡織工廠裡舉辦

的「末世漫遊」展，探索的是一種詩性而邊緣的、發生於非常規

空間場域的繪畫情境。或者又如流放在關渡橋下，巨大而鮮黃的

「非常母」女體造型充氣娃娃。抑或於1998年張元茜所策「土

地倫理」展中，藉由放生烏龜碰觸生態議題，以及後來運用汽車

結構改裝而成的大型裝置作品〈帶祿獸〉⋯⋯2001年於北美館

的個展「七彩霓虹，閃‧閃‧閃」之中，各種媒材的大量混用，

圖像符號的並置重組，無疑是其創作特質的階段性總結。此種拼

貼風格裡所蘊含的豐富性和生命力，一方面隱約呼應著1990年

代以來，台灣漸次明晰的「文化混雜」趨勢，以及多元而滿溢

的總體精神狀態。另一方面，也為日後融合剪紙技藝的平面性作

品，提供一個影像物件得以被恣意融混的創作基調。

儘管回應著1990年代台灣裝置藝術盛行的特殊時刻，劉時棟

的整體創作仍保留在邊緣上來回游走的創作性格。也正是在這點

上，他與姚瑞中的「廢墟迷走」共享了一種在當時頗具備反文化

意涵的政治性姿態：「若說抗爭作為一種積極出世的狀態，並

期望去改變什麼，那麼自我放逐─或說詩意的漫遊，則以游

牧的心態，強調一種無國界，跨領域，超越意識形態對立的可

能途徑；它指出一個沒有方向的方向，從下層結構中逆向去除

資本化中心霸權的重力掌控，以飄浮的狀態，冷漠旁觀地相互

檢視遊移於時空中的魅影。」（註3）早年創作精神中這種自我

放逐的浪漫特質，體現在各種藝術實驗形式的跳接混用、跨域嘗

試。如今，回歸平面性的視覺營造看似逐漸步出過往晃蕩於各種

實驗路徑的創作性格，變得安穩而不再躁動，甚至開始深刻探掘

單一藝術類型的形式與美感經驗。然而早年的游牧與詩意精神，

其實依然持存於現今糅雜拼貼概念與剪紙技藝的創作主軸中，轉

變為圖像的「漂流」狀態。而這種「漂流」始終清晰標示著劉時

棟在既有符號框架內外嬉遊的拾荒者身影。

圖像漂旅──劉時棟個展

9.20∼10.9
中央大學藝術中心

註1、2：參見中央大學藝文中心近期的訪談記錄：梁云繻、黃婷
威採訪，〈剪影‧生活─劉時棟的拼貼影像創作〉。

網頁資料：http://www.ncu.edu.tw/~ncu7195/01/01.htm
（參照時間：2010年9月1日）

註3：遙亦，〈末世漫遊〉。《藝術家》，263期（1997年4
月），頁524。

〈明亮的眼睛〉 〈鳥與毛毛蟲〉 〈綻放的花朵〉 〈紫色的鳥飛過花園〉 〈穿梭在空氣中的花朵〉


